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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爱蓉/文

明代宁波人屠本畯在 《海味索
隐》中收录的一段颂文，把一种鱼写
得诗意又浪漫：“丰若无肌，柔若无
骨，乳沉雪山钵底，酥凝玉门关外。”
凡台州人一看，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它是水潺。水潺因鱼头酷似龙头，通
体雪白，被誉为龙王之子，美其名曰
龙头鱼。

虽然水潺被尊为龙王的第十个儿
子，但我总觉得它毫无贵族气质。除
了鱼头长得龙头模样，浑身无鳞，骨
软如须，脊梁骨软哒哒，肉也软绵
绵、湿哒哒。它如此绵软多水，我才
不叫它小白龙、龙头鱼，“水潺”才是
名副其实的。

叫水潺也没有丝毫贬低它。你不
知道，在箬山，我们叫水潺“娜勾”，
这是闽南话，就是鼻涕的意思。小娃
娃爱哭，常常哭得两条鼻涕晃晃荡
荡。大人边哄小娃娃，边说他鼻子上
的两根“娜勾”可长啦，可鲜啦，回
家叫母亲烧“娜勾喯”（水潺咸粥）
吃，还可炸水潺丸。这话呀，唬得小
娃娃一愣一愣的，都忘了哭，还忍不
住伸出舌头去舔他的“娜勾”。

小时候还听过水潺的小故事。故
事说，水潺、虾蛄和“红头筋”是同
学。红头筋学问最好，虾蛄没学问，
水潺最懒。它们一起参加乡试，结果
学问最好的红头筋没考上，反倒是虾
蛄考上了，红头筋气得浑身通红。虾
蛄得意忘形，不分南北头尾，竟然把
乡试得来的公子帽戴到了屁股上。一
旁的水潺看得哈哈大笑，笑到掉了下
巴，所以这张嘴这么大了。

虽然水潺没有贵族气质，但这并
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平民化的贵族美
味。它可红烧，可油炸，可晒干。

父亲最爱红烧水潺。洗净五六条
水潺，切四五段，热锅冷油，姜蒜一
激香，水潺下锅，烹点黄酒、酱油调
色调味，再撒把盐、点些糖、丢几只

小米椒增色增香，大烧四五分钟，盛
入盘，一道红烧水潺即成。瞧，洁白
的水潺，青翠的小葱，淡黄的姜丝，
一点辣椒点缀，怎么看这盘红烧水潺
都美。父亲夹起水潺，一边抿着老
酒，一边说：“水潺怎样才好吃呢？半
生半熟时味道最好。”是的，父亲一点
也没说错，半生半熟的水潺，水分没
有一点流失，保持嫩滑，也保存了固
有的鲜甜，岂是“美味”二字形容得
了？

不过，最好吃的还是水潺丸。若
非箬山人，若非箬山有亲戚朋友同
学，一定是没有吃过水潺丸的，它可
是箬山最有特色的丸子。

隔壁佬鳗公家有小船，三天两头
出海捕捞小海鲜，望潮、虾蛄、白
蟹、水潺时常会送来一些。送来水潺
了，我便要母亲炸水潺丸给我吃。

炸水潺丸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我
趴在桌上，看着母亲把水潺的头扭
断，取出内脏，剪去鱼鳍，再把水
潺剁成鱼糜，然后加山粉搅拌成鱼
糊。母亲在一旁干着活，我总忍不
住悄悄伸出手指去戳戳，戳戳鱼
肉，戳戳鱼糊。母亲看见了，就轻
轻打一下我的手，说：“别动！再
动，炸好了不给你吃。”说完，又继
续搅拌水潺糊。

终于可下锅油炸了，母亲端着半
脸盆的水潺糊到灶前，我就影子一般
随母亲到灶前。母亲叫我走远一点，
我却像母亲的小尾巴一样，围着她、
围着灶左转转右转转，非要把母亲炸
水潺丸看个清清楚楚。

炸水潺丸了，只见母亲左手抓起
一把鱼糊，拳头一捏，鱼糊就从大拇
指和食指间挤出，右手轻轻一划一
撩，一个丸子就下锅了。我双眼紧盯
着母亲灵动的手指，觉得这比姐姐绣
花还要美；看着水潺丸“哧溜哧溜”
下锅的样子，又觉得母亲好像是个大
将军，千丸万丸任凭她调遣，义无反
顾，慷慨下油锅。

水潺丸在油锅里翻滚着，冒着泡
泡，发出“吱吱”的响声，偶尔还会
发出“啪”的一声。我最怕听到那

“啪”的一声，往往随着那“啪”的一
声，水潺丸会蹦出油锅，油随之飞溅
到脸上、手上，让人痛得受不了。我
的心仿佛要跳出我的小胸膛了，想离
油锅远一点，又舍不得离开半步。世
上哪有怕驱赶的绿头苍蝇呢？哪怕再
痛，我也不会离开灶前的。

母亲拿来漏勺，一把捞起丸子们
倒在盘子里。我马上伸手抓起一颗，
火中取栗一般，烫！烫手！蹿脚蹿手
地抛丸子，再放嘴边“呼呼”吹两
下，就往嘴里塞。烫着舌头的水潺丸
最好吃，金黄的皮薄薄的，一口咬下
去，香气立马溢满嘴，脆脆的，酥酥
的，好吃；再咬一口，里头的肉嫩嫩
的，滑滑的，是鲜甜的水潺味。

母亲丝毫不阻止我这样吃丸子。
我刹不住口舌，馋相暴露，第一个还
在嘴里嚼，第二个就往嘴里塞，还没
来得及咽下去，第三个又到手了。我
就这么一口气都不歇地吃着水潺丸，
直至小肚滚圆如球。嗝都来不及打，
我就对母亲说：“母亲，今天我吃饱
了，你明天再炸水潺丸给我吃。”

吃着母亲炸的水潺丸，不觉岁月
流逝——不觉我也学会炸水潺丸，不
觉母亲老到烧不动一顿饭菜，不觉母
亲辞我而去已有四载。

我想，母亲一定和我一样喜欢吃
水潺丸。可是在母亲烧不动饭菜的那
一段时间，我忙着自己的事，竟然没
有想到炸几个水潺丸给她吃。此生，
我再也没有机会炸水潺丸给我母亲吃
了。

如今一到开渔时节，我们先不忙
着尝鲳鱼、黄鱼的鲜，先来三两斤水
潺吧！几条红烧，几条炸水潺丸。

时光不复返，但吃着水潺，旧时
光景恍若眼前，仿佛父亲依然年轻帅
气，仿佛母亲依旧笑容满面地在我眼
前。

来三两斤水潺吧

●沈文军

和秋天合影

秋风正在吹拂。
秋雨，淅淅沥沥。
我站在银杏与红枫之间——
像站在命运
特意为我留出的空位。

银杏掷我以金币，
红枫递我以火焰。
金黄与火红，
同时拍了拍我的肩。

夏已悄然退场。
我与秋天合影。
镜头里，十月的草帽
被阳光渐渐灌满，
在风中，摇出
活着的声响。

弹奏秋天

拍一张银杏叶，
再拍红枫树。
把照片叠在一起——
仿佛一首诗，正弹奏秋天。

秋在九龙湖开船。
波光是词语，
每个音节都闪着光。
秋在锦红桥遥望，
书中的锦鲤奋力一跃，
跃出龙门。

我收藏秋天的光。
风过湖面，涟漪散开，
像一首诗，携着秋天走了很远，
又回过头来，浅浅一笑。

始丰溪书简

沿着溪水走，像走在
当年上学的路上。
你拉着我的手。
白鹭飞过兴公桥，
太白桥和霞客桥在身后
一座接一座地旧下去。
江心洲上，红枫林
把影子浸在水里。
千年的古樟树
又长出了新鲜的嫩叶。
我站在禅心广场，
把这一路的山水折起来，
放进诗里。
诗是一面镜子，
照出水的源头。
我寻源而来，又寻源而去，
把“始”字写成“丰”，
让它流入大海——
流入你的血液。

寻源（组诗）

●金利英

天空是微醺的，这一颗颗蜜糖
微颤的音符
成为果实
飞翔中的温存

时间刻在树梢
风来，胭脂色的波浪更为汹涌

坠落就是天各一方
活在
果壳即将褪去的铜黄中

卸下蓬勃的修辞
用你一身明媚
让一个人眼前的空茫
减了几分

秋天的栾树

潘岳军/文

“怎么这么香？不会是喷了清新剂吧？”
这几日穿行在办公楼过道，总有一缕馨香扑
鼻而来，沁人心脾。我正暗自疑惑时，身旁
的同事笑着提醒：“连这都不知道，是桂花
飘香呢。”

“桂花好香呀。”耳边不时会传来同事的
赞叹声。

上下班途经北山河畔，不经意间，桂花
那独有的馨香从公园深处飘了过来，悄无声
息、轻轻柔柔地钻入鼻尖。若即若离的花
香，真让人无法抗拒。

走进办公室推开窗户，扑面而来的不是
窗外的景致，而是那阵阵桂香。

单位大院围墙边一整排桂树枝繁叶茂，
细细碎碎的嫩黄花瓣，静静地隐藏在层层叠
叠的深绿枝叶之间，一朵朵、一串串、一团
团，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看着分外喜人、赏
心悦目。它们晕染出独属于秋日的色彩。

秋风吹过，花香沿着围墙、绕着高檐，
悠悠漫进窗来。

桂花是温岭市花，街头、公园、小区院
落随处可见。五龙山公园、锦屏公园、九龙
汇公园、东辉公园，都是赏桂的好去处。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眼下，城区桂花
正值盛花期，整座小城被笼罩在清甜桂香之
中，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走出家门寻香赏
桂。

秋日暖阳下，细小的桂花藏在浓密的绿
叶间，金桂灿黄、丹桂橙红、银桂素白，一
簇簇、一丛丛挂满枝头，香气四散。走近桂
花，醇厚绵长的幽香扑面而来，甜而不腻，
雅而不俗，忍不住一次次深呼吸，生怕错过
一丝丝芬芳。

说到桂花，最打动我的，正是这一缕馨
香。它没有牡丹香气那般浓烈，也不似兰草
清冷幽逸。桂香内敛温婉，浓郁却不失清
新，缥缈又绵长，似远似近，捉摸不定。我
格外偏爱这股味道，深吸一口气，再贪婪地
多吸一口，香气直落心底，浸润全身。

我们小区里那几株高大的桂树，每逢秋
天到来，便如期绽放。米粒大小的花朵紧紧
簇拥，模样平平无奇，香气却四下弥漫，令
人心旷神怡。每日进出小区，远远望见草坪
上的桂树，总会下意识地轻嗅。有一日下
班，心头堵着事，正巧看见几位老人站在桂
树下，把旧报纸、塑料布摊在树根周围，安
安静静地等风。风过时，桂花簌簌地飘下
来，薄薄地铺上一层，他们便弯腰收拢，动
作很慢，像是怕惊动了什么。我站在一旁看
着，心头那些堵着的事，竟像被这香气一层
层滤了去，身心暖意涌动，心境豁然开朗。

我也蹲下身，拢起一捧落花，摊在掌心
看——米粒大的花朵，颜色淡得近乎透明，
香气却从掌心里一丝丝往上冒。我终究没有
把它们带回家，只把那捧落花轻轻放回树根
下。有些香气是留不住的，可它落在人身上
的那一刻，人就暖了。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
照的《鹧鸪天·桂花》盛赞桂花为“花中第
一流”，不靠艳丽色彩博取青睐，独以清雅
香韵动人。

桂树树形端正，叶色墨绿，四季常青。
因品种的不同，花色分为鹅黄、橙红、乳
白，观赏价值颇高。桂花不与群芳争宠，独
在风轻云淡的秋日盛放，借习习秋风，把独
有的香气送往城市每一个角落，以繁花与甜
香，诠释生命之美。

桂香温馨浪漫，暖意自生，任谁都难以
抗拒，总觉得再多芬芳也嫌不够。

放学路上，孩子仰着头在树下转圈，说
这味道像糖。街角的糕点铺里，桂花糕、桂
花糖摆上柜台。新鲜桂花晾干后泡茶、泡
酒，暖香扑鼻，令人舒心；做成糕点糖食，
清甜里透着花香，是秋日里独有的好滋味。

一城烟火、一城桂香，小城的温柔，就
藏在这些不经意的日常里。

一城桂香

姜翠萍/文

温岭人把一天三顿正餐之外用来
接续力气的点心，唤作“接力”。平时
在家垫垫肚子的叫“接力”，农忙时送
到田头的那一碗，也叫“接力”。当下
中国食品种类丰富，各种“补品”琳
琅满目，百姓想吃啥就吃啥，再也不
是见面就问“饭吃了吗”的那种岁月
了。有人感慨，现在简直是“补品当
饭吃了”。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
的印象中，平常百姓家并没有“吃补
品”一说。只是在春种夏收、夏种秋
收时节，爸妈因为要干各种吃力的农
活，所以一般会在“稻熟”之前吃一
种名曰“十全大补药”的补品，为即
将到来的辛苦劳动储备能量、接续体
力。在其他时间，我从来没看过爸妈
买，想必是舍不得吧。还有一种，就
是农忙时像老爸这些在田间辛苦劳作
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吃的、必不可少的

“接力”。
所谓“十全大补药”，无非就是从

街上的药店抓的几味补药，现在看来
都很常规：人参、肉桂、川芎、地
黄、茯苓、白术、炙甘草、黄芪、当
归、白芍药。老爸老妈各一服，放砂
锅里煎，上午喝头煎汤汁，下午把药
渣再熬一遍，喝二煎的汤汁。老妈
说，小孩子不能喝补药。她让我去大
路上倒药渣时，我便在药罐里捡人

参、当归的渣嚼着吃，不觉得苦，反
而有一丝丝甜。如今想起，不免觉得
好笑。那时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落
后，农家人瓜果蔬菜基本能自给自
足，平时大多粗茶淡饭，一年吃一两
次大补药，调养身体、接续力气，效
果自然好。

农忙时被温岭人唤作“接力”
的，则是田间劳作过程中增强体力的
美食，更令人记忆深刻。顾名思义，

“接力”就是接续力量，“吃接力”就
是吃点心。老爸在田里干犁田、插
秧、割稻、除草等农活，一般在上午
九点左右和下午两三点，老妈便会把
做好的“接力”放在竹编的饭箩里，
配上毛巾、筷子或调羹，叫我送到田
头给他吃。

老妈每天变着“接力”花样，如
肉丝、鸡蛋丝、包心菜丝、绿豆芽加
翻炒圆，酒盅印加南瓜汤，糯米饼加
绿豆汤，炒面配番茄汤，鸡蛋麻糍加
紫菜汤，红糖鸡子酒，核桃调蛋等。
酒盅印是台州的老式点心，因形似小
酒盅而得名，米粉拌了红糖，用酒盅
当模子一个个印出来，上笼蒸熟，糯
叽叽、甜蜜蜜的。各种“接力”，满满
的都是老妈对老爸无声却有力的支持
和关爱。

我还没到自家田头，邻家大叔就
会朝着老爸那边大声喊：“‘接力’来
了！”又回头对着我嚷道：“天天客气

猛。今天是啥好吃的‘接力’？”有些
人家的主妇厨艺不精，“接力”自然凑
合些；老妈厨艺好，所以老爸的“接
力”在田间是有点名气的。老爸笑嘻
嘻地从庄稼地里起身，在水沟里象征
性地搓洗双手，用依然沾着泥巴的手
捧起“接力”，坐在田埂上有滋有味地
吃起来。老妈习惯在家里给我们留些

“接力”，但老爸每次还是会问：“家里
有‘接力’吗？这么多，你吃点不？”
田边的妇人与孩童渐渐地多起来，大
家大声交流，甚至炫耀各式各样的美
食，有些家庭全家人在田头一起享
用，颇有如今浪漫野餐的氛围。

送“接力”的愉悦，看老爸吃
“接力”的开心，田头各家展示“接
力”的趣味……如此种种，永存心
底。“接力”里，是老妈对全家人无声
的爱，饱含着特有的乡土气息。

今与昔，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
了。然而，生我养我的故乡、父母，
那些年的那些事，永远在我心中。如
今日子好了，什么样的点心都买得
到，可我再也吃不出当年那一碗“接
力”的味道。每次回到温岭，听见谁
在田埂上喊一声“‘接力’来了”，我
还会心头一热。我渐渐明白，那一碗
碗送到田头的“接力”，接续的从来不
只是力气——它接续着一家人彼此托
举的深情，也接续着农家人年年岁
岁、不肯向土地服输的那股韧劲。

“接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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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斌

水云涧瀑布

水云涧瀑布，我已去过屡次

谈及梅溪源头，我们却都未仔细考证

要不要继续向前呢

每次与不同友人同游，都有新收获

溪水潺潺，卵石圆润，落花轻轻抚过

草木苍翠，古道悠悠迎新朋

若水兄言：多探访家乡山水

好让它们，从古诗词里活过来

梅岭古道

四人行走在梅岭古道

我，若水，立平，燕林

还有一个早已淡出视线

混迹于温峤旧时商肆

哗哗涧水，是他的脚步声

山坳腾起的雾霭，是他吐出的烟圈

天色渐暗，若我们再不赶路

恐怕走不出这梅岭古道了

恐怕走不出这梅岭古道了

养蜂的人
山脚石墩上摆放着一只只蜂箱

晴天，蜜蜂们振翅飞翔

带回你想要的甜蜜

你把蜂箱打开，取出巢脾

刷落蜜蜂，割开蜡盖

将它们酝酿的好日子

一层层摇落下来

一呼一吸都是甜的，游客慕名前来

梅溪在岩缝间转弯，石牛低头

他们把疲倦挂在农家酒店的紫藤上

养蜂人家，也长着看不见的翅膀

天亮时，比蜜蜂更早飞向山坡

梅
溪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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